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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智能时代的教学范式面临从“消费模式”向“生成模式”转型的挑战。 促进教学范式成功转

型的关键在于深度学习方式的变革,并通过重构深度学习教学法实现“化知识为素养”。 在考察国际典型深

度学习项目的基础上,归结出深度学习教学法的七大关键特征以及从理解世界、参与世界到改变世界进阶

转换的设计要义,并构建了“课堂—学校”系统联动变革课堂的行动框架。 深度学习没有固定模式,而现实

教学情境又复杂多元。 研究认为,为一线教师提供一种由“核心要义+行动框架”组成的、更具情境指导力量

的“解释性教学法框架”,将更有助于他们超越具体教学模式的应用局限,有效推动深度学习的实践落地,并
更有可能创建更多富有成效且个性多彩的深度学习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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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入智能时代,学校教育面临教学范式转型的
严峻挑战:人类设计的智能机器已在深度学习,而
学校课堂仍存在很大程度的“浅层学习”。 伴随着
国际组织与各国未来人才素养框架的发布,深度学
习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我国教育领域中的深度学
习自 2005 年黎加厚教授首次论述[1] 至今,二十年
来学界在观念层面上讨论较多,但有效落地课堂的
实践还不多。 从思考“深度学习是什么”转向思考
“如何推动深度学习的教学实践”,是当前摆在教育
研究者和实践者面前的重要议题。 以往,学校教师
在推进一种教学创新时,比较关注它的具体模式和
操作方法,然而,教师的课堂设计情境是个性化的,
且复杂多元,具体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在面对这些复
杂应用情境时,因其本身的适应性张力和容量有
限,导致教师迁移应用的功效受限。

基于此,本文在考察智能时代教学范式转型
背景、国际深度学习教学法重构的共同指向基础
上,尝试为教师提供一种由“核心要义 +行动框
架”组成、更具情境指导力量的推动深度学习创新
设计的“解释性框架”,以超越具体教学模式的应

用局限。 正如康弗雷(Confrey)所指出,教师的每
次课堂教学情境都是独特的,而设计是应对独特
情境的唯一方式,虽然设计者不可能精准预测一
个设计结果,但可以通过一个连同实践论据的解
释性框架引导设计实践[2]。 本研究认为,只要抓
住了深度学习教学法的核心要义和设计框架,教
师们就能创建出更多高质量和富有个性的深度学
习课堂。 就像造房子,首要是采用过硬的“墙体钢
筋”(深度学习核心要义),搭建好稳固的“四梁八
柱”(深度学习行动框架),才能确保工程质量,才
有后续千家万户装修的个性化实践。

一、智能时代面向深度学习教学法重构的必然
性与价值指向

在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时代存在
一个时代的教学范式,对应一种文明发展的需要。
农耕时代的主流教学是一种前喻社会的模仿范
式[3],年轻人从年长的、有经验的人身上模仿学习
基本的生存技能。 进入工业时代,以班级授课制为
主的知识传授和模仿成为学校教学的主流,学生在
课堂中被动“消费”教师教授的课程内容,通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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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业,走向社会。 这种以效率导向、传授为主
要特征的“知识消费”范式延续至今,影响至深。 从
“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这一耳熟能
详的教师知识隐喻上,可见一斑。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
的出现,加速了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各类组织
机构的体系正在被重塑,改变着我们做的事情和做
事的方式,甚至改变人类自身。[4]不久的将来,Chat-
GPT 还将和其他 AIGC 技术与智能体组合,几乎所
有的传统软件平台都将被人工智能赋能。 这意味
着人人将拥有一个强大的智能助理,非个人的常规
技能快速被人工智能取代,知识不是在被检索和获
取,而是在不断“生成”。 这波人工智能浪潮引发的
巨变,将把以“掌握知识”为目的的传统“知识消
费”教学范式逼进死角。 发展面向未来所需的批判
性思维和问题解决、沟通、合作、审美、创造和人机
协同的关键能力,以及能自如应对未来复杂多变工
作情境的适应性专长,成为智能时代教学的核心价
值追求,也由此加速了学校教学范式从“知识消费”
向“知识和素养生成”的转型步伐。

促进智能时代教学范式从“知识消费”向“知识
生成”转变,根本在于通过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引
发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其核心指向新教学法的重
构。 当一种颠覆性或变革性的新技术出现,最糟糕
的做法是用它来强化旧式的知识灌输教学。 如:有
些课堂虽然采用了混合式教学技术,但受传统“授
受式教学”根深蒂固的影响,混合教学还停留在“有
技术形式,无混合实质”的低水平“形式翻转”,甚至
产生线上视频灌输、线下重复讲授的“双灌”课堂。
因此,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需要新教学法与其匹
配。 一方面,要通过新技术的赋能尽快改变“老技
术老教学”的教学形态;另一方面也要警惕“新技术
强化老教学”的形式化应用,由“赋能”变“负能”。
其根本在于解决长期以来基于“知识消费”的传统
课堂教学存在的“浅层学习”这个根源问题,最终完
成新技术赋能的“知识生成”新模式所引发的“深度
学习”方式的变革性转变(如图 1 所示)。

进一步来说,深度学习的实质是变革学习过程
中知识与人的关系,从知识学习的“被动接受”关系
转变为以真实情境、大概念(专家思维)、问题 /任务
驱动、有意义学习、迁移应用为核心的“主动学习”
关系,将教学设计的重心由对“知识的传输设计”转
变为对“学生学习的经历设计”,发展学习者面向未
来工作和生活所需的可迁移能力,即批判性思维和
问题解决、合作、交流、创造、公民素养和品格等关
键能力(6Cs),从而实现“化知识为素养”。 其更长
远目标是发展学习者应用所学对世界作出积极、可

图 1　 智能时代面向深度学习的教学法重构

持续的改变能力———即个体对他人和世界作出贡
献的人性回馈(Human Return)能力。[5] 特别是在人
的主体性危机日渐凸显的人工智能时代[6],探索
“化知识为素养”的实施通路,发展学习者人性回馈
的主体能力,最终将知识转变为变革世界的行动,
这是面向深度学习的新教学法重构的价值所在,也
是深度学习成为 21 世纪能力导向的全球教育改革
运动共同指向的根本原因。

二、国际典型深度学习项目教学法的共同特征
深度学习是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而不是一般学

习者的自学[7],也就是说,深度学习的达成离不开
教师的深度教学。 虽然不存在促进深度学习的简
单教学处方,目前学界也还没有形成有关深度学习
教学法的统一描述,但是来自国际现有的典型深度
学习项目研究表明了其采用的新教学法与面向迁
移的深度学习之间的共性关联。 这些典型的深度学
习项目包括:(1)美国研究院与休利特基金会共同组
织实施的深度学习研究项目(SDL),勾画了一个简要
的深度学习行动理论,描述了实践者设计实施的一系
列深度学习教学策略[8];(2)美国八所公立高中学校
的深度学习实践研究,通过推行六项核心教学策略来
实现深度学习目标[9-10];(3)在加拿大推进基于核心
素养的基础教育改革进程中,由迈克尔·富兰
(Michael Fullan)等人引导开展了“面向深度学习的
新教育学全球合作”项目(New Pedagogies for Deep
Learning Global Partnership),并提出了三要素深度学
习新教学法。 他们认为,旧的教学法指向对内容知
识的掌握,深度学习新教学法需要改变这一状况,
通过设计真实性、情境化的和技术丰富的学习来促
进学生创造和使用新知识,并帮助学生学会利用数
字工具将新知识与现实世界相连。[7]

对上述项目和学习科学有关深度学习研究[11]

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深度学习教学法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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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一致的观点(见表 1),并表现出在意义性(自

主)、关联性(内容)、真实性 (任务)、情境性 (活

动)、社会性(交互)、逆向性(评价)、赋能性(技术)
等方面的七大关键特征。 也就是说,采用深度学习
教学法的教师,其日常教学明显体现为以激发学习
者的自主学习动力、获得学习的意义性为价值追
求,通过设计关联性内容、真实性任务、情境性活
动、社会性交互,充分发挥智能技术的支持作用,并
借逆向评价设计来确保学习者的深度学习能力发
展。 这些新教学法特征与指导美国近 40 年开展
“以学生为中心” (Student-centered,简称 SC)课改
的“3650 框架”要素亦相吻合。 该框架汇集了新三
中心(学生发展、学生学习、学习效果)、布鲁姆六层
级认知目标分类(记住、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

造)、积极学习五要素(有用性、真实性、挑战性、社

会性、互动性)和有效学习十要素(建构、自律、活

动、经验、情境、学会、合作、积累、重复、个体差异)
四大教学原理[12]。

三、深度学习教学法的设计要义:从“理解知
识”到“理解—参与—改变世界”的进阶转换

巴拉布(Barab)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教学是
一种“笛卡尔范式”,被人诟病的焦点是学习者和学
习情境之间的极化(Polarization)———学生和所要学
习的世界两极分离。[13] 在笛卡尔主义者看来,学校

教学是一个能自洽的符号系统,真实世界的知识可
以编入书本的文字世界(专家的结论性知识),学习
者只要进入文字世界就能认知外部世界。 殊不知,
正是这种脱离真实情境的课堂导致了浅层学习,最
终形成无迁移活力的惰性知识。 深度学习教学法
兴起的动因就是要解决传统课堂中的这一根源性
问题,让学习者实现从单纯的“理解知识”到“理
解—参与—改变世界”的进阶转换,发展学习者能
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主体能力。 根据深度学习这一
基本命题,结合上述国际典型项目的分析,深度学
习教学法的设计要义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促进从“理解知识”到“理解世界”的意义

增值

意义性是深度学习教学法的价值起点,追求知
识教学所体现的对于学生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增
值”。 如果没有意义的理解和确认,无论用什么方
法教学,本质都是机械灌输。[14] 因此,深度教学的
“深”不在教学内容的难度和深度,而是从知识内在
结构上促成学生的理解从浅层的“符号表征”走向
深层的“逻辑形式”和“意义”理解。[15]也就是说,要
改变传统教学中将“知识”当成单纯的符号教学对
象,而应将“人”看成教学对象,将学生发展(深度学

习能力和素养)看成教学实现目标。 一旦教学对
象从“知识”转向“人的发展”,就在为未来而教、 为

　 　 表 1 国际典型项目中深度学习教学法的共同特征

美国 SC 改革的“3650”框架

SDL 项目的教 & 学关联

教的方法 学的机会

美国八所公立高

中实践六策略

加拿大富兰的

深度学习新

教学法三要素

学习科学观点

个体差异、自律

布鲁姆六层级认知目标

学会

社会性、互动性;合作

真实性、挑战性、有用

性;建构

积累、重复

活动、经验、情境

学生

发展

学生

学习

学习

效果

个性化

学生自主

对自己的学习负

责和自我促进

目标聚焦 反思自己的学习

评价导向
获得经常性的、
有意义的反馈

(1)赋权

(2)激励

合作
与同伴推理、
交流与合作

挑战性

基于探究
解决复杂问题

(3)连接

(4)情境化

概念聚焦
参与丰富严密的

内容学习
(2)激励

主动的

应用的
与真实世界连接

(3)连接

(5)延伸

(6)
技

术

支

持

(1)新型伙

伴关系

(2)深度学

习任务

(3)
数

字

工

具

与

资

源

学习者中心 / 意义

建构 / 自我导向

社会交互 / 共同体

情境学习 /
逼真实践、

适应性专长 /
专家思维

认

知

工

具

/
技

术

赋

能

共同的关键特征:意义性(自主)、关联性(内容)、真实性(任务)、情境性(活动)、
社会性(交互)、逆向性(评价)、赋能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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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步入现实社会做准备,且必然需要与社会生活
和现实世界建立关联,由此促进学生完成从单纯知
识消费模式中的“理解知识”到“理解世界”的意义
生成转换。 这意味着,深度学习教学法应以学习者
为中心,赋权学生,挖掘连接学习者生活经验、个人
兴趣与未来能力发展的学科主题,将教学内容融入
生活价值,激发他们的自我学习动机,触及学生心
灵深处[16],使其感受生命成长,实现基于学生个体
经验的意义建构和自我反思导向的深度学习,提升
知识学习赋予生命成长的自主意义。

(二)创设“理解世界和参与世界”的情境关联

情境学习明显的好处是,学生能够方便地看到
自己正在执行的任务和活动的价值及意义。[11] 因
此,创设情境关联是深度教学帮助学生搭建通达意
义学习、从符号世界走向真实世界、参与世界的学
习桥梁。 真实性、情境性、跨学科性和迁移性是深
度学习教学法在这一层面的重要特征。 其中,真实
性是本质特征,情境性和跨学科是条件特征,迁移
性是目的特征。 以上都来自学习科学中的两个重
要概念———情境学习和逼真实践。 知识从哪里来,
就从哪里学,深度学习教学法就是要回归教学内容
的真实性,将知识与知识生产和应用的情境实践联
系起来,包括两条设计路径:

一是创建逼真实践,引导学生参与世界。 真实
性学习是一种借由真实问题、任务、项目开展的逼
真(Authentic)实践。 为深度学习创建逼真情境,不
一定要完全等同“真实”(Real)的现实世界,也不是
要将学校学习都回归到原始学习中的真实现场。
范梅里恩伯尔(Van Merrienboer)等人认为,模拟学
习任务所需的与现实世界的逼真度不是越高越好,
应根据学习者的角色、学习任务进程来判断。 一般
认为,在开始阶段通常需要较高的心理逼真度(真

实的问题案例等),随着学习者技能的增加再逐渐
增加功能逼真度(虚拟场景等)和物理逼真度(模拟

法庭等),最后再进入现实的工作场景。 因为一开
始就涉及太高物理逼真度,存在太多干扰性或诱惑
性细节,这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是有害的,而对于
更有经验的学习者来说,这又是非常重要的。[17] 此
外,智能时代,各种虚拟现实技术为深度学习创建
逼真实践提供了多种可能。 深度学习新教学法要
求教师利用数字工具的力量将知识与现实世界连
通,为学生提供进入现实世界中创造和使用新知识
的多种机会。

二是建立学习关联,提升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可
迁移力。 这里的关联包括多学科知识关联与多场
景关联。 通过跨学科主题,进行知识整合,获得核
心知识的深度理解,建立校内与校外资源(将一切

可能的校外资源转变为学校的学习附属)、正式与
非正式学习(博物馆、科技馆、社区学习中心等)、知
识与现实生活以及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联,实现知
识应用的情境迁移,并发展未来社会所需的深度学
习能力。

(三)鼓励开展“参与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社会

交互

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情境要远比学校教学中出
现的同类情境复杂得多。 专家能灵活应对各种复
杂问题情境主要在于他的适应性专长和拥有的专
家思维。 学生一旦习得了专家思维,也就架构起了
学校教育与现实世界的连接桥梁[18],深度学习也就
发生了。 因而,深度学习教学法特别关注学习的社
会性维度,通过建立学习共同体,连接校外的专家
资源,促进学生与不同专长的人交流、协作与表达,
在多专长的交互环境中发展专家思维,在共同体的
参与学习中,提升协作与沟通能力,体验未来真实
工作所需的知识意义以及从新手到专家身份转变
的过程。

鼓励学生“像专家一样思考”是深度学习教学
法在这一维度的重要体现。 一方面,可以通过设计
嵌入真实问题和任务的大情境、大观念进行单元教
学等形式,或创设与专家一同学习的机会,引导学
生习得专家的思维观念。 因为专家知识就是围绕
大观念来组织的,并引导他们思考自己的领域。[19]

另一方面,要避免学生采用惯常的 “上课—记笔
记—做作业—考试”的“学生思维”进行学习,鼓励
学生以专家拟真角色来学习,特别是对于真实情境
中的复杂问题解决以及专业领域的学习。 比如,学
习中医内科学中的某个疾病问题解决,教师应鼓励
学生“像医生一样思考”:病人得了什么病,为什么
会得这个病(四诊采集思维),用什么药方,疗效怎
样(处方思维),如何预防(疾病预防思维)等等,而
不是以“学生思维” (如何掌握教科书知识应对考

试)来学习[20]。 以“学生思维”学得的书本知识无
法迁移到门诊看病,因为门诊医生的工作思维和学
生应付考试的学习思维完全不同。

(四)强化深度学习过程与环境的技术赋能

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技术使用并不能确保深度学
习的发生,面向素养发展的深度学习是一种强劲学习
(Powerful Learning),需要“转型”的技术应用,才能
为深度学习创设理想的条件和环境。 可基于普恩特
杜拉(Puentedura)的 SAMR 四层次技术使用模型描
绘技术促进学习的转型应用(如下页图 2 所示)。
该模型包括替换(Substitution,简单替代不用技术时

所做的工作)和扩展(Augmentation,用扩展的技术

特性提升产出)、改进(Modification,用技术支持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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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增强学习的模式(根据威廉·基恩等改编) [21]

的学习任务)和重新定义(Redefinition,技术用于

新任务的创建)四个技术促进学习的使用层次。
前两层次属于技术应用的增强阶段,后两层次属
于技术应用的转型阶段。 通过这种转型,使技术
应用从支持传统浅层学习的 3Rs 变为支持深度学
习的 6Cs、迁移能力、人性回馈、理解—参与—改变
世界的能力。

休利特基金会资助的一份深度学习研究报告
指出[22],技术作为工具和催化剂,它本身不是目
的,只有当其与深度学习新教学法的其他核心要
素有效地整合到一起发挥合力,使学习内容更丰
富、教学法更强大、评价更有效,且将数字技术和
资源融入深度学习的每一个环节和过程中:从作
为整个技术丰富的学习环境到支持学习者之间的
合作、连接课堂内外的学习、建构真实学习情境、
共享多元表征等的时候,技术赋能深度学习的转
型应用才真正发挥了效用。 智能时代的教育技
术,关注的焦点已经适度从人工智能自身转向了
增强教师和学生的智能。 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
术的支持下,教师在面向深度学习的精准教学、智
慧评价、逼真学习环境设计等方面有了更多应用
的可能。

四、“课堂—学校”的系统联动:深度学习教学
法变革课堂的行动框架

如果你有一个好主意,你还需要一种变革理

论;如果你有一个复杂的想法,那你更需要一个行
动理论。[23]同理,在明确了上述深度学习教学法的
核心要义之后,真正有效推动学校深度学习实践的
持续革新,还需要搭建“课堂—学校”系统联动的、
引导深度学习创新设计的行动框架。

(一)课堂教学层面的“五维一体” 单元设计

框架

传统上,教师的课堂革新常常依赖于一种新技
术或新方法。 诚然,技术和方法可能是革新最为直
接的作用因素,但是,单一技术维度或模式方法层
面的教学革新,往往难以持续奏效。 一个成功的深
度学习课堂教学创新,需要在学习目标、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学习评价和学习环境上进行“五维一体”
的整体联动,以深度学习目标为导向、评价为保障、
情境任务和活动为载体、情境学习 /真实性学习等
模式为路径、技术赋能的环境为支撑,实现课堂教
学的系统革新。

正如谚语所云,“若要改变它,必须理解它;若
要理解它,则必须改变它”。 指向理解世界、参与世
界和改变世界的深度教学,不是割裂进行的,而是
在整体的单元学习中以“理解—参与—改变”的连
续统一体来实现。 深度学习的单元学习设计没有
固定的模式,参照通用教学设计模式及要素,本研
究构建了一个“五维一体”融合深度学习教学法特
征的单元教学设计框架(如图 3 所示),体现了深度
学习课堂设计在 “目标—内容—模式—评价—环
境”上的系统革新特征,以及在意义性、关联性、真
实性、情境性、社会性、逆向性、技术赋能上的深度
学习教学法特征。

教师可以根据这个一般性的设计框架来系统
规划自己的深度学习单元教学。 (1)目标的高阶设

图 3　 “五维一体”融合深度学习教学法特征的单元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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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聚焦深度学习能力领域(如,休利特基金会提

出的掌握核心学科知识、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复杂问

题、团队协作、有效沟通、学会学习、善学心向六大

能力[24],或 6Cs 能力)中的素养目标,将其融合在单
元目标和具体的课时目标中。 其中,面向迁移是深
度学习的目标核心。 (2)内容的整体设计。 围绕学
科核心知识和核心概念,将一课一课分散割裂的知
识进行内容重组,形成有一定挑战度的、联系生活
的、真实主题和问题为中心的整体知识学习单元。
(3)模式的情境学习或真实性学习设计。 从追求学
习的逼真实践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式学习、项目式
学习、设计式学习、产出导向的学习 ( Product -
Oriented Learning,POL) [25] 等模式都是情境依赖的
真实性学习、探究导向的主动学习,都可归为情境
学习视野中的典型模式。 在学习方式变革上,聚焦
意义性的自主、社会性的合作和真实性的探究,通
过把学习内容问题化、学习问题情境化、学习情境
任务化和学习任务活动化,彰显学习经历设计,在
活动中生成经验与素养,实现学生的学习从消费知
识到生成知识和创造产品的价值转变。 (4)评价的
多元整合和逆向设计。 为增强深度学习目标的导
向作用以及预期学习效果的达成,需要改变传统教
学设计的惯常做法,采用逆向设计思维,将先前置
后的评价阶段提前,即在确定预期的深度学习目标
之后,接着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和方法,最后再设
计相应的学习活动,最终建构起深度学习结果导向
的“教—学—评”的一致性。 (5)环境设计。 关键是
将脱境的知识传输课堂环境创建为技术赋能的、交
互丰富的真实性深度学习环境。

(二)学校系统层面的整合行动框架

实现深度学习的课堂转型,虽然看起来是教师
在自己课堂上采用新教学法的设计变革行动,但
是,如果班级或学校的其他教师带给学生的仍然是
传统的授受主义课堂文化,学校领导者所导向的评
价等系统条件不予支持,那么教师的深度学习课堂
变革很难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先从学习科学与教学设计的理
论融合视角,聚焦深度教学提取了设计理念、设计
路径、预期结果和逆向评价四个框架要件(课堂层

面)。 同时,借鉴富兰等人提出的一个包括教学法
实践、学习环境、数字化工具、伙伴关系和学校、学
区、系统条件等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四层次深度学
习框架” (系统层面),并参考莫妮卡·马丁内斯
(Monica R Martinez)和丹尼斯·麦格拉思(Dennis
McGrath)依据八所革新性学校成功开展深度学习
所需的条件归类组成的一个四构件(即建立一种强

有力的学校文化、教师在协作共同体中作为专业人

才发挥作用、教师为学生设计有意义的学习经验、
面向深度学习结果的有意实践)的深度学习行动框
架(学校层面),构建了一个学校系统层面的深度学
习教学法变革课堂的整合行动框架(如图 4 所示),
包含以下四个组成部分:

图 4　 学校系统层面的深度学习变革课堂的整合行动框架

(1)目标层。 目标层位于框架的最底层,既是
深度学习最后要达成的预期结果,也是深度学习逆
向设计的目标导向;既是一般的深度学习能力目标
与通用层面核心素养的综合,也是学科领域核心素
养的具体结合。 为确保目标达成,通过逆向设计中
的评价导向设计将预期目标可见和可测,并贯穿于
整个深度学习过程中。 (2)理念层。 理念层位于框
架的顶层。 课堂深度学习设计本质是一个以学为
基点的系统变革。 从预期结果出发,按照逆向设计
思路,从学习科学有关学习的新理念以及深度学习
的关键特征出发,为深度学习课堂构建新的教学设
计模型。 (3)策略层。 策略层位于框架的中间层,
包括课堂深度学习设计的路径、模式和方法,是课
堂深度学习设计的核心部分。 它围绕两组学习过
程(获得过程和互动过程)、深度学习三领域(认

知、自我和人际)和学习的三维交互关系(个体—
群体—环境) [26]进行设计组合,促进“传统脱离真
实情境的、单纯知识授受为主的教学”向“真实任
务、问题、项目、资源等构成的智慧学习环境给养
下的深度主动学习”转变,实现学生的学习从“理
解知识” 到 “理解—参与—改变世界” 的发展进
阶。 (4)外部支持层。 外部支持层是课堂深度学习
涉及的更大范围的支持系统,包括学校愿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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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学习文化和教师协同四个主要方面。 只有学
校建立起一个共享的有关深度学习的价值,形成一
个面向未来而教、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共同愿景,
建立起尊重、信任、协同的强有力的学校文化,重新
定义面向未来教育的学习模式和学习过程,教师、
领导者、学生和家长才能改变关于学习的观念和实
践,培育激发活力、好奇心、想象力、创新精神和参
与挑战的学习文化。 只有在创造了一种革新、成长
和全民学习的条件下,教师、领导、家长、学生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才能共同参与,深度学习才有可能在
课堂、学校和整个教育系统中发生。[23]

五、结语
智能时代技术变革的洪流浩浩荡荡,社会在激

荡中持续转型,面向深度学习的教学革新已成大势
所趋。 如果我们希望学习者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
代茁壮成长,在新情境中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改变
世界,我们必须重新想象学习,重新设计学校,重新
定义学习模式。[27] 面向未来,鼓励教师更多关注日
常实践中的专家思维而非专家写入书本的结论性
知识,为学生创建更多真实性的深度学习机会,学
习更多有生活价值的可迁移知识[18]、发展他们创
新知识、参与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能力,这应该成为
课堂教学的新常态。 面向深度学习的教学没有固
定的模式,一线教师唯有抓住其教学法的关键特
征和设计要义,并遵从“课堂—学校”的系统联动
机制,才有可能创建富有成效且个性多彩的深度
学习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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